
“塞外小岗”
——内蒙古达拉特旗、托克托县农村改革记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编者按 滔滔黄河一路向东，经历百转千回，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后，掉
头南下，勾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湾。1978年,位于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一位叫赵丑
女的农村妇女大胆承包了村里的14亩土地；1978年和1979年冬春之交，黄河北岸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则给社
员每人划分了2亩“口粮田”。

1978年，安徽小岗村“大包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东风第一枝”。而在几千里外，后来被称为“塞外小
岗”的耳字壕、中滩的农牧民们，同样在惴惴不安中跃跃欲试。“咔吧吧”，黄河冰裂了；“呼隆隆”，黄河流凌
了。不仅耳字壕、中滩，呼和浩特、伊克昭盟 （鄂尔多斯市的前身），乃至整个内蒙古也随之开启了一次历史性
的大河破冰。

图① 经过达拉特旗农牧民几十年的艰苦改造，这里已成为一片丰饶的沃土。 贺 圆摄

图②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耳字壕村“大包干”先行者赵丑女。 （资料图片）

图③ 198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对内蒙古农村“大包干”所做的报道。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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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早春，古老的敕勒川上，“绿柳
才黄半未匀”。刚刚播种的田野，还是黑黄
的一片。惟有托克托县树尔营村水稻育秧大
棚里，嫩油油的满目新翠，叫人眼前一亮。

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变为中滩
乡后又划入双河镇，如今再划归河口管委
会管辖。“当年中滩包产到户时我只有 14
岁。”抚今追昔，河口管委会树尔营村农
民李广应无限感慨，“当时的记忆就是吃
不饱，如今我们这里成了‘塞外江南’，
真像做梦一样”。

当年率先分田到户，如今树尔营村又
率先把全村的土地集中流转到“美源农业
合作社”。像李广应这样的村民，每年除稳
定获取一块土地流转费用外，还能在合作
社里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过去就是种
玉米、小麦、杂粮，如今合作社把沿黄盐
碱地改造成一平如镜的稻田，稻田里还养
上了螃蟹。以前沿黄小水泊只是用来灌
溉，如今合作社也全部流转过来，水面养
鸭，水下养鱼。“树尔营村不仅成了鱼米之
乡，也成了富裕之乡。”李广应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种玉米为例，过去一亩地的纯
收入也就 400 多元钱。去年我们把盐碱地
改造成稻田，全村的土地由 1200 亩增加到
2000 多亩，种了 600 亩水稻，平均亩产
600 多斤。按六成的出米率计算，可产大
米 360 多斤。每斤大米 10 元钱，毛收入就
是 3600 多元。扣去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
有 2000多元。”

……
“塞外小岗”与安徽小岗一样，是中国

农村改革 40 年的一个缩影。而当人们对眼
前的变化习以为常时，我们有必要把时间的
指针拨向历史的起点，去追寻改革的初心。

两次不同命运的探索

81 岁的马义山身板硬朗，别看老人在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刘存圪旦村务农一辈子，
但对几十年来农村的改革发展却梳理得清清
楚楚，说得头头是道。“经过几次撤乡并
镇，耳字壕也划归树林召镇了。但耳字壕搞
大包干没有咱刘存圪旦生产队早，安徽小岗
村也没有刘存圪旦早！”

马义山讲述了一桩往事。早在 1973
年，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白柜大队刘存圪
旦 生 产 队 就 曾 大 胆 搞 过 一 次 “ 包 产 到
组 ”。 那 年 ， 刘 存 圪 旦 全 队 共 有 47 户 、
186 口人，80 个男女劳动力，全部家当有
耕地 500 亩、机井 4 眼、胶车 3 辆、牛犁 5
架、百八十只羊、一个半砖窑，再加上一
些基本农机具。该生产队地处黄河岸边，
是典型的“白碱滩”，从远处望去，白茫
茫一片，耕作一年，连籽种也收不回来。
群众有段顺口溜：“蚊子咬，蛤蟆叫，天
阴 下 雨 走 不 了 。” 当 时 社 员 吃 的 是 返 销
粮，4 斤马铃薯顶一斤粮食，困难年景就
拿高粱面当主食，腌甜菜叶子当副食，但
还是吃不饱。

1973 年春，公社召开“三干会”，会
上给生产队下达了 84000 斤的粮食任务。
要是按老办法，正常的年景也很难完成任
务。生产队长马三满银参加了会议，开完
会，马三满银回到家对儿子说：“今年我想
搞个分组，这样社员的责任心增强，相互
竞争，肯定能比现在产粮多些。”听了父亲
的想法，儿子提醒道：“那可是犯法的事情
呀！”马队长不为所动，“老话说，民以食
为天，吃饱肚皮是关键”。于是，刘存圪旦
实行了“包产到组”，划小了核算单位，社
员们“利益关切度”明显提高，一改过去

“打盹熬满天，阳婆(太阳)落了算一天”的
状态。一年干下来，粮食产量创造了奇
迹，达到 113000 斤，比计划增产 29000
斤。除每人分口粮 380 斤外，还向国家上
交粮食 5000斤。

刘存圪旦粮食丰收轰动了整个达拉特
旗，不仅当选公社的先进，还获得了旗里的
表彰。就在马三满银和社员们满心欢喜时，
却被盟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路线错误：

“路线要对，一粒粮食打不下也不怕；路线
不对，打下一堆粮食也不行”。刘存圪旦非
但不能作为先进典型，还要当作反面教材。
年底，盟、旗、公社三级组成调查组，对刘

存圪旦“包产到组”彻底叫停，马三满银也
被免去了生产队队长职务。

从马义山充满感情的回忆中,我们感到
了农村改革探索之艰辛，也听到了民心深处
穷则思变的律动，看到了打破死水的那第一
轮涟漪……

几年后，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赵丑女做
出了同样的举动，但她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这是孩子们在报纸上找到的母亲的
相片，用手机翻拍下来发给我的。”陈绿
师说，“母亲一生勤劳，省吃俭用，没照
过几次相。这张照片还是她参加劳模大会
时记者拍下的，我一直都带在身上”。说
起自己的母亲——鄂尔多斯农村改革的先
行 者 赵 丑 女 ， 陈 绿 师 的 话 匣 子 一 下 打
开了。

“我们康家湾大队居住分散，当年母亲
到队里上工要走很远的一段山路。母亲看不
惯大集体时社员出工不出力，自己多劳又不
多得，就提出自己来承包家门口的 14 亩
地。”陈绿师说，那时候，山梁上的康家湾
虽然封闭，但刘存圪旦生产队搞承包挨处分
的事，仍然对康家湾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赵丑女不信邪。她在 14 亩承包地上打了
深井，上了水车，起早贪黑侍弄庄稼。赵丑
女承包的这 14 亩地共分 6 块，都是山坡漏
沙地，粮食单产只有200斤。但赵丑女包种
3 年，每年平均亩产在 500 斤以上。3 年下
来，这位 50多岁的农家妇女，一个人在 14
亩地上产出的粮食，几乎占了康家湾大队
50多个壮劳力在80亩土地上产粮的一半。

当年的伊克昭盟报文章《赵丑女靠精耕
细作致富》 这样记载：“赵丑女在漏沙坡耕
地上夺高产，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开展水
土保持和改良土壤，改变生产条件。她通过
辛勤的劳动，把斜坡地修成小型水平梯田，
打起了地边埂，用石头垒起了堰子，这就真
正把‘三跑田’变成了‘三保田’。她认真
改良土地，把鸡蛋大的石块全部拣出去，将
草根和作物茬子刨出去，然后铺上黏土，使
这十四亩漏沙地变成了基本田。二是精耕细

作。种植玉米时，她一窝一窝地点种，种下
去土地稍有板结，随时用小锄松土，以防顶
芽造成缺苗断垅。第一次锄田，全用小锄一
苗苗地细锄，基本上做到了单株管理。所有
作物都锄三次以上，追化肥两次。为了多打
粮食，多得到经济收入，赵丑女把整天工夫
全下到土地上了，对株株庄稼苗她都精心管
理，一直到秋收。秋收以后她又下苦功夫搞
农田基本建设，为来年生产打基础。由此可
见，瘦土薄田年年夺高产，完全是她用汗水
浇灌出来的……”

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又一次轰动了
整个达拉特旗。与刘存圪旦不同的是，刚
刚走马上任的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千奋勇来
到耳字壕，不仅对赵丑女赞不绝口，鼓励
她继续承包，还把这个典型推荐给当时的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 《千奋勇与伊盟农村改革》
一书专门记录了这个细节：周惠书记特意
把一封信带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这封信的标题是 《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到
户何罪之有？》。

“不怕丢掉乌纱帽，怎样增产怎样搞”，
后来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政协主席的千奋勇的这句话至今流传。鄂尔
多斯市委政研室原主任王进勇介绍，千奋勇
在当时的伊克昭盟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每
个旗县的公社。除了树立达拉特旗赵丑女这
个典型，还推广了杭锦旗巴拉亥公社的经
验，从 1979 年春季开始，这个公社的新明
大队率先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粮食比
上一年增产 43%。盟委在 1979 年 8 月，用
十几天的时间组织全盟农业社党委书记从杭
锦旗到达拉特旗“拉练”观摩。千奋勇还亲
自撰写了《包产到户是伊克昭盟农民摆脱贫
困走向富裕的坦途》，发表在报纸上。即使
如此，在当时的伊克昭盟，“大、公、平、
穷”等“左”的思想还有市场，围绕“包产
到户”发生的争论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遇
到顽固势力层层阻挠，千奋勇就鼓励新生力
量节节进击。春风一过万重绿。到 1980 年

底，全盟7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后来，有中央领导同志曾对周惠说过，

包产到户是安徽、四川和你们内蒙古先干起
来的。周惠又对千奋勇说过，内蒙古的包产
到户是呼和浩特和你们伊克昭盟先干起
来的。

记者旁白：凡人之情，穷则思变。从安
徽小岗到“塞外小岗”，地隔千里，资讯不
通，却殊途同归地干起了“大包干”，充分
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
雄”。而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
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正
是那些勇于改革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被人民
群众铭记的根本原因。

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再把镜头移回黄河北岸的托克托县。在
这里，大黑河、宝贝河等支流“万水入黄”，令
磅礴的黄河南下，直接劈开了晋陕大峡谷。
中滩公社就在黄河和大黑河的冲积扇内,天
赐灌溉与舟楫之利,可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
群众就是填不饱肚子。“高级社时大跑步，公
社化时一刀切，大跃进时一平二调，‘文化大
革命’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把精力
放在生产上，老百姓能不穷吗？”当年的中滩
公社下滩村会计王兵厚说。

资料显示，1976 年至 1978 年，中滩公
社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500万斤左右，亩
产只有100斤，连续3年没有给国家上交粮
食，反而年年吃返销粮。当时，农民一年劳
作下来，人均年收入只有 30 元。其中，河
上营大队的几个生产队，不仅分不到钱，还
出现了倒挂：谁挣的工分多，谁欠的钱就
多。那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早上铜铃铃

（高粱面窝窝头），午饭黄绳绳 （用玉米面制
作的钢丝面），晚上碗底照清清 （比喻一眼
见底的稀饭）。

农民出身的中滩公社党委书记马从发知

道，大集体时社员“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
田里养精神”，导致了“人哄地皮、地哄肚
皮”。1979年春节前夕，马从发找到了县委
书记贾根宝慷慨陈情：“连续 3 年靠返销，
中滩百姓已经吃不饱肚子了，是我这个书记
没当好。再不变调 （当地土语，意为改
革），我这个书记就干不下去了。”从县委书
记默许的眼神中得到鼓励，马从发立即找到
公社革委会主任菅光耀，“我想把一部分土
地分给社员，你愿不愿和我一起冒个险？”
菅光耀表示有难同当，豁出来试一试，但没
想到召开三级干部会时，会场炸了锅。有的
坚决反对，有的心有顾虑。马从发发火了：

“解放这么多年，农民还啼饥号寒，我看该
是我们一级党委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农时不
等人，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
不来工作，就是不能和公社党委唱对台戏！”

如果说，小岗村的大包干是自下而上、
农民承担风险，中滩公社则是自上而下、党
组织挺身担责。

1979 年春节刚过，马从发和菅光耀在
下滩大队带领群众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给
每位农民分了二亩半“口粮田”，在内蒙古
地区率先实行了“口粮田+商品粮田”责任
制。结果令人欣喜，改革当年，中滩就结束
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摘掉了全县倒数第
一的帽子，还上交了 16 万斤公粮，成功解
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

1980 年，在总结“两田”分离经验的
基础上，中滩公社又大胆提出了“包干到
户”的设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当年，中滩公社 70 个实行“大包
干”的生产队，大旱之年仍获丰收，不但
解决了社员的口粮和牲口饲料、来年籽种
问题，还向国家净交商品粮 36 万公斤，比
上年增加 3 倍多。这一事件被新华社 《内
参》 披露后，中央领导批示：“这是群众自
发的‘治穷改富’的有效探索。”这一年，
全县出现了分组作业、包产到组、定额管
理和“口粮田”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对
此，1980 年 12 月 1 日 《人民日报》 以 《从

“ 口 粮 田 ” 到 “ 大 包 干 ”》 为 题 进 行 了
报道。

10 年前，有记者回访中滩，却发现
“老典型”落后了：黄河堤坝上泥泞的通村
小路，村里的房屋多数破旧老化，虽是收获
季节却难见青壮年……这一景象，很难与当
年辉煌一时的“塞上小岗”联系在一起。

“幸亏没有下雨，不然这条从县城通
村的路开车根本进不来”，下滩村党支部
书记池秉义充满无奈，“下滩村与以前比
确实进步很大，但与周围的一些村社相比
落后了。究其原因，是下滩村产业结构调
整没有大动作，绝大多数村民观念还没有
离开‘种地’。集体经济空壳化，道路年
久失修，很多村民的致富脱贫梦想因路而
中断”。

与下滩村相邻的河口村却是另一番景
象。这个村在之前实行“大包干”时，主要
的村集体经济也得以保留，并不断培育壮
大。曾在197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河口村
党支部书记的徐玉河老人回忆说，当时搞

“大包干”时，土地、牲畜、农具都分给社
员，但有 2 辆拖拉机、2 辆铲车以及一些水
利设施没有分。上世纪 80 年代，河口村在
原有的集体经济基础上补充了一批货车、客
车，组建运输队为村里创收，一年收入 10
多万元。1994 年，村集体继续调整结构，

“淘汰”了竞争激烈的运输业办起了砖厂，
砖厂的资产总额达到 135 万元，让 60 多名
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2007 年，河口村
又依托地处黄河北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开办旅游餐饮业。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
大，河口村村民的自来水、农灌用水、基本
医疗保险、兴办公益事业经费等由村委会统
一支付，生活用电每人每年由村委会补贴，
村民基本实现了“零社会负担”，这个村也
被评为全国500强村镇。

今年，记者再访中滩，又见到了当年改
革的参与者、下滩大队原党支部副支书陶如
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止于怀旧。他
说，农村改革就该像黄河的波浪，必须一浪
接一浪，否则就算解决了温饱，也实现不了
富裕。

记者旁白：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广
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数
农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这一切，来源
于通过改革主动适应自然规律、经济规律
和社会规律的深刻认知。但改革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倘若躺在历史的功劳簿
上，久则满，满则怠，怠则滞。“改革就该
像黄河的波浪，必须一浪接一浪”，这话是
老百姓总结出来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规律。

（下转第十四版）


